
今 宵 一 谜

福济率马步三军倾城赶往肥
西，李鸿章率江忠义的团营则由间
道赶往庐州。有暗探急报汪海洋。
汪海洋慌忙调庐州、舒城二地守军
赶赴肥西增援。

太平军出城不久，李鸿章、江
忠义赶到。他们绕城看了看，见城
门紧闭，城头遍插旗号，但往来巡
视的军兵并不很多。李鸿章料定守
军已大部分出城，便下令攻城。太
平军兵寡，庐州很快克复。

李鸿章着江忠义留下三百人
马守城，自己率军星夜从小路赶向
舒城，舒城随下。太平军连失两城，
无异失去左右羽翼，军心动摇，很
快败走。

在舒城，李鸿章从降军的手里
得到太平天国绘制的安徽、江苏、
浙江、江西四省单张全图，心下不
由大喜。李鸿章没有声张，将四张
地图收好，这才稍作布置，率江忠
义所部出城扑向肥西。

袁甲三援军在李鸿章之后才
到。福济见排斥袁甲三的时机成
熟，当下便起草参折，连夜递往京
师。福济知道，用不了多久，自己的
麾下，又会增加近万名军兵。

咸丰六年(公元 1856 年)元月，

福济在庐州大动土木，重修巡抚衙
门。圣旨恰在这时飞速送了进来。

福济会同和春、张国梁等急忙
跪接圣旨。圣旨先表彰福济之功，
称其“智勇兼备，老成谋国，赏其头
品顶戴、双眼花翎并加太子少保
衔”；圣旨对和春也是一番赞扬，称
该员“统军有法，制敌有方，着加钦
差大臣衔督办安徽全省军务”。

圣旨表彰的第三个人不是李
鸿章，而是和州知府元详。加元详
道员衔赏三品顶戴署安徽按察使
并署和州知府。元详之后才是李鸿
章，着将李鸿章交军机处记名以道
府用。随后则是江忠义、吴全美等
人。袁甲三则被召进京师问罪，所
遗之师交由福济统辖。可谓皇恩浩
荡，无一疏漏。

福济在庐州大摆酒席庆功，兴
高采烈的元详围在福济的身前身
后伺候，一口一个“沐恩”地叫，肉
麻得让人起鸡皮疙瘩。

李鸿章把满肚皮的不快藏起
来，专给福济身边的几位师爷敬
酒。

酒席过后没有几天，李鸿章又
把巡抚衙门里的文案师爷张功号
二帅的请到一家酒楼里饮酒；酒

后，又特意叫了局子伺候。
张师爷是浙江绍兴人，是福济

十七如夫人的一个八竿子打不着
的穷亲戚。张功原跟福济的十七如
夫人在茶楼里唱戏，十七成了福济
的如夫人后，他也进了巡抚衙门。
因笔头子好，被委成文案师爷，专
门为福济写奏稿，渐渐地成了福济
身边的红人。张功自恃肚子里有几
滴墨水装着，又写过戏本子，很是
瞧别人不起。别的师爷同他讲话，
他不是打响鼻儿就是把脸扬起老
高，人们背地里便送他一个绰号，
叫他二帅。

此次收复庐州，论功李鸿章当
是第一，但受重赏的却是连和州城
都没出去的元详。李鸿章怀疑，这
说不定就是文案师爷做的手脚，于
是便把功夫下在二帅的身上。

张功起始还拿把不肯说，架不
住李鸿章三天一顿酒，五天一场
戏，渐渐地便拿捏不住了。张功
这人，别看面子上装得挺庄重，
其实骨头是最贱的，这与他的出
身有关。

这天傍晚，张功特意从街上叫
了几个小菜摆在自己的房里回请
李鸿章。李鸿章怕被他看轻，特到

酒肆买了瓶“杏花村”拿过去，论价
钱竟比这几个菜还贵。两个人先还
说着闲话，你一杯我一杯地喝酒，
五六杯过后，张功终于把持不住，
开始滔滔不绝起来。

张功醉眼惺忪，拉着李鸿章的
手诉苦：“少荃老弟啊，你别看老哥
在外人面前装得像个人物似的，
其实在抚台的眼里，狗都不如。
他让我打狗，我就不敢杀鸡；他
让我往东，我就不敢去西。他说此
次收复庐州，立头功的是元详，我
起稿时，就不敢把你老弟列第一。
老弟你说，老哥我过的这还是人过
的日子吗？”

李鸿章小声问道：“张爷，您
老莫不是喝多了？元臬台一直守
在和州城里，他并没有出城收复
庐州啊？”

张功瞪起眼睛道：“我喝多了？
不错，元详是没有出城与长毛作
战，但他却为十七姨做过寿啊！老
弟，你知道他为十七姨花了多少银
子吗？整整三万两啊！三万两银子，
这要拿到乡下去，能买多少田地
呀？元详是把十七姨攀上了。”
“我听里头的丫环说，为元详

这事，十七姨和抚台大闹了两
次。老弟，你我是至交，我适才
讲的这些，你万莫向第三个人说
起。老哥今儿头有些发晕，就不留
老弟了。”

矛 盾 激 化

“这小破公司有什么可呆的，
不能呆更好，我介绍你进颂创集
团。”

周子阳的心跳停了半拍，最终
仍旧是理智战胜了欲望，“我还是
在这小公司混吧，挺好。”

徐卉并没有针对这个问题跟
周子阳继续纠缠，径直走到自己
那辆惹眼的红色跑车旁边，“上
车。”
“去哪儿？”周子阳站在车的旁

边没有动。
“上车你就知道了。”
周子阳正在踌躇不决，忽然看

到马路对面一个呆滞的身影，因为
那个人正是李佳楠。

李佳楠其实已经在周子阳公
司楼下等了许久，她在犹豫是否要
上去找周子阳，可就在这时，那惹
眼的火红色跑车直接从李佳楠的
心里轧了过去，将她的心碾得粉
碎。

周子阳匆匆地跑了过去，“佳
楠，你怎么来了？”

李佳楠径自将那股子酸楚咽
进了肚子里，“从我妈那儿出来得
挺早，而且我忘记带电话了，正
巧离你这里不远想跟你一起回
家。”

周子阳用余光朝马路那边的
徐卉看了一眼，“那……那咱们回
家吧。”

“那她呢？”李佳楠用下巴指着
马路对面的徐卉，眼睛直勾勾地看
着周子阳。
“她……”周子阳有些不知道

该如何的解释，结结巴巴说不出
话来，“不用管她，咱们回家再
说。”

马路上的行人纷纷侧目看着
他们，李佳楠只是微微地点头，
周子阳快速拦了一辆出租车，跟
着李佳楠一起上了车直接往家走
去。

上了车，周子阳不忘回头看看
徐卉，心里沉沉地叹了口气。

李佳楠这一路上都只是低头
闷声不语，这种死气沉沉的气氛一
直延续到他们回家，两个人只是
在屋内对坐，谁都不知道该如何
开口。

周子阳索性先开口，“佳楠。”
李佳楠连忙摆手示意他不要

说，“我只想问你，你还想跟我结
婚吗？”

李佳楠的目光好像是盼望迷
途知返的丈夫的可怜女人。

周子阳将李佳楠抱在怀里，
“原谅我这一次，我不想解释我跟
徐卉之间是否发生了什么，我可

以向你保证，我不会再跟她见
面，不会再跟她联系，我想跟你
结婚。”

李佳楠手中的水杯应声落地，
“我会记得你的这份承诺，我希望
你也能够将说过的话牢记在心里，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个干干净净的
婚礼，好吗？”

周子阳除了点头答应之外不
知道自己还能说些什么，李佳楠
笑了，窝在周子阳的怀里笑得很
开心，只可惜她看不到周子阳的
脸上还有一丝与过去诀别的失落。

这两天，李佳楠过得很快乐，
每天上班工作也颇有些朝气，干劲
十足，下班回家也多做了几个周子
阳爱吃的菜，而周子阳也意外地走
进厨房帮李佳楠做些杂务，颇有些
神仙眷侣的小情调。
“佳楠，今儿是周末了你还不

抓紧回家？”
临下班的时候，赵丽娟打完了

卡看李佳楠仍旧坐在办公桌前埋
头苦干。李佳楠抬头笑笑，“我家周
子阳一会儿来接我去新房看看如
何布置。”

正说着，李佳楠便接到了周子
阳打来的电话，“佳楠，我今天去不

了了，临时从外地来了两个同学要
见见面，我也不好推辞，不如咱们
明天再去？”

李佳楠想都没想就应了，“那
你晚上少喝点儿酒。”
“好，你路上多注意。”周子阳

挂了电话长舒一口气，在他旁边开
车的徐卉不免笑着调侃，“看来你
这小日子过得还挺甜蜜的。”

周子阳苦笑一下没有说话，他
心虚，因为他食言了，他没想到徐
卉还会找上门，尽管这一次是以老
同学聚会的名义。
“烦死了，连休息日都追着我

请示问题，就没有喘口气的时候。”
挂了公司的追踪电话，徐卉干脆把
手机关掉。
“能者多劳。”
徐卉很意外周子阳会这样说，

“这是你对我的评价吗？我还记得
咱们在学校的时候，你经常说我是
一个懒惰的聪明人。”

“人总是会变的，何况你也
变了很多。”

“可我仍旧怀念以前在大学
里无忧无虑的日子。”徐卉淡淡
的倾诉让周子阳感到浑身不自
在。

聂风给钱小曼谈起了台龙芒
果背后的蹊跷。

这时，小吧女端着精致的玻璃
盘，给旁边的车厢式雅座送去。玻
璃盘中的白瓷碗里露出鲜红的水
果。快乐的女孩们欢叫起来。
“那是什么果盘？”钱小曼对小

吧女扬扬手。“‘红装素裹’。”好动
人的名字。钱小曼说：“给我们也来
一份。”“好的。”

几分钟后，小吧女端着“红装
素裹”，款款地送到钱小曼面前的
小方桌上。

玻璃盘内的白瓷碗里，盛着一
碗鲜红欲滴的草莓，碗沿上搁着一
把小银勺。在瓷碗和玻璃盘之间缭
绕着一圈纯白色烟雾，美不胜收。

聂风也被这稀奇的果盘吸引
住了。

钱小曼用小银勺舀了一颗草
莓，送入嘴中，细细品味。有种说不
出的美好的感觉。
“冰甜！”她说着，舀起另一颗

鲜红的草莓，喂到聂风嘴边。聂风
没有反应。只见他两眼发直，呆呆
地盯着玻璃盘里的那圈白色云雾。
“你怎么啦？”钱小曼诧异。

聂风猛地一捶方桌，喝道：“干
冰！”钱小曼还没有回过神来，聂风
已夺过小银勺，轻轻拨开那圈白色
云雾，下面隐约露出一块块透明的
晶体。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
“喂！服务员。”聂风大喊。小吧

女闻声跑过来。
“这下面是什么？”聂风用小银

勺指着玻璃盘。
黄领带从大吧台里探过脸来，

有几分得意地说：“这是干冰，可增
添冷盘的口味和高贵气氛……咱
们空瓶子酒吧是独此一家！”

聂风问：“能买点你们的干冰
吗？”
“我们只卖果盘，不卖干冰。”

黄领带答道。他说上回有人也想
买。一个样子蛮酷的家伙，胡搅
蛮缠的，非买不可，说是给送外
宾的水果保鲜用。后来卖给了他五
公斤。

聂风眼前浮现出曾铠模糊的
面影。他抑制着狂喜，打开手机，拨
通骆丹的电话。“老弟，紧急情况，
帮一下忙！”

骆丹正在家看一部警匪片电
视剧，问学长有什么情况。

“你能马上带张曾铠的照片到
空瓶子酒吧来吗？”
“就现在？我又不是变戏法的，

吹口气就有照片呀？”“比如集体照
什么的，你找找看！”

骆丹停顿了一下。“这个人很
有个性，从来不和人合影。”
“你动动脑筋嘛！比如身份证、

驾照，复印件都行呀！”这话提醒了
骆学弟。“那你等着吧。”

一个小时后，骆丹汗涔涔地赶
到酒吧。在光影朦胧中，他塞给聂
风一张 B4 打印纸，上面是曾铠的
身份证复印影像。肖像复印得颇清
晰：三七分的发型，面孔轮廓分明，
很有型，两只眼睛望着镜头，有种
令人震颤的穿透力。
“买干冰的是他吗？”聂风把复

印件给黄领带看。
在红色光晕下，黄领带打量了

一下肖像：“有点像，但那人是个小
平头。”

小吧女伸过头来，看了一眼肖
像。“就是他，”她指证道，“他看人
时两只眼冰冷，走路的姿势一甩一
甩的，像个特种兵。”

果然是曾铠！魏功德的杀人

工具。
根据聂风提供的干冰证据，曾

铠因涉嫌谋杀庞明聪和黄丽，L 公
安分局警方决定立即对曾铠采取
刑事拘留。

博世楼白色大厦。第二十八
层。傅队带着谢军和常乐，大步从
走廊上走来。三人穿着藏青色警
服，步履坚定，脚下虎虎生风。傅队
敲开了 2805 校长办的房间。

苟主任站了起来，警惕地盯着
领头的傅队。他敏锐地感觉到来者
不善，口气近于讨好地说：“是傅队
长啊！魏校长去北京开会了，下周
才回来。”

傅队一行在黑色真皮沙发上
坐下。

“我们这次不是见魏功德校
长，是找他的司机。”傅队说明来
意。谢军和常乐坐在他的左右，像
哼哈二将，脸上藏着杀气。

“哦，魏校长司机，没问
题。”苟主任回过神来。他拿起
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
“我是老苟，有点事，你过来一
下！”命令式口吻，带着校长办
主任的权威。

放下话筒，他殷勤地给三位
警官沏茶，然后试探着问：“傅
队长这段时间忙啊？”

“还不是些破案的事。”

希 望 你 能 给 我 一 个 干 干 净 净 的 婚 礼

魏 功 德 的 杀 人 工 具

哺婴手册（教育新词） 赵可东 昨日谜面 “安得在一方” 谜底 晏

《李鸿章发迹史》

◆出版社：上海锦绣文章出
版社 ◆作者：汪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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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连载

40

从政 40 年，遭遇创纪录
的 800 多次弹劾，面对无数
或明或暗的对手，一次又一
次的政治风暴，李鸿章总能
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
一直被弹劾，谁也扳不倒；在
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
上一坐 25 年，权倾天下。本
书全面揭开李鸿章 40 年稳
如泰山的宦海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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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婚勿扰》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作者：琉特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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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非婚勿扰》关注的
是谈不起恋爱的 80 后，讲述
了一对步入社会的 80 后恋
人，面对着失业、失恋、啃老
一系列压力，不得不在爱情
和面包之中作出艰难选择的
故事。

揭露了中国学术腐败

《白色巨塔》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松 鹰

小说以中国西部一所高
校 K 大为背景，名记者聂风
再次登场和警方联手，通过
调查经济学院青年教授钱笑
天离奇坠楼自杀事件，层层
剥笋，最终揭开了隐藏在博
世楼这座白色巨塔内的黑
洞。故事曲折，悬念迭起，案
中有案，其透视社会和人性
的深度更加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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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尽头


